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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净专访：来自宇宙的讯息，和生活的救赎

很多事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它就是会在你愈小心，愈不想要失去的时候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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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净 专访 台湾电影

Part 1 


王净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那些气球。

她抱着这些气球，坐在车子后面，对自己说，OK，这一次我要他们存活得更久一点，他们不可以不见。


那是她的小时候，爸爸妈妈常常带她去一家餐厅吃饭。餐厅老板会给她一些气球，王净有一次跟老板要了

五颗，特别欢喜地回了家。

没过几天气球慢慢消了气，王净伤心极了。爸爸妈妈特地又再带她去餐厅，拿了更多气球。

开车回家的路上下起了雨，王净想，好的，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宝贝，我等下下车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我打算下车的时候要赶快跑进室内，不要让这些气球被淋湿，”气球们的造型非常可爱，其中有她很爱的

熊熊气球，“不可以，不可以，我再三地告诫自己。”

刚下车她的双脚一踩到地面，就因为路滑跌倒了。她手没有抓牢，眼睁睁地看着气球从手里挣脱，全部往

上飞。雨势没能阻挡气球飞起来，王净看着他们在飞，开始大哭。

“我哭了三天，因为我意识到，有些事情，你愈想要抓住的时候，它就会不见，就会消失。”这就是长大的

感觉吗？她如今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差点讲出一个脏字。

“你就会意识到，很多事情都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它就是会在你愈小心，愈不想要失去的时候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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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讯息对一个小学三四年级的小朋友来说，似乎太难消化了，“所以我才这么伤心，”她觉得这不是她应

该要面对的。25岁的王净回想起那一天，眼眶又红了。她的伤心似乎延续到了现在。

童年时的王净没有默默流泪，而是嚎啕大哭。哭到邻居都问，她怎么了，“因为他们不是你在路上看到的那

些一般的气球，他们是熊熊气球。”

三天之后，情绪是如何排解的呢？ 


她破涕为笑，而且是哈哈大笑，“我妈看不下去了，带我又去拿了气球回家！” 


某程度上她是幸运的，一些事情走掉了，又会回来。不过，过了这么多年，面对失去这件事，有变得更容

易一些吗？

“不行啊，我很恋旧。我没办法轻易地放手，除非宇宙给我讯息。”
这件事，是王净所记得的，宇宙给她的

第一个讯息。同时又是长大之后，家里人仍然记得，还时不时提起来笑她的那一件事。王净学习着放手，

“日常生活中其实你势必要放弃一些东西，每一天都在放弃很多事情，也不得不放弃很多事情，好像也只能

这样。”

Part 2 


王净的情绪常常来得很突然，在开心的时候，她可能会突然抽离，希望自己记得那些开心的时刻。 


她的感受力有时会强到让她自己很困扰。别人说的一句话，可能会变成具象，进入她的梦境，“在听说的当

下可能我没有反应，后来我发现，我的潜意识原来抓住了每一个来到我脑海的资讯。”什么事情似乎都可以

影响到她，早上起来如果天气不好，她会伤心，这种情绪会变成表演的助力，但若那一天要拍的是开心的

戏，她也要花更多力气让自己开心起来。



她 更 起

“这种东西好像很难让身边的人帮忙，还是要自己解决。”王净习惯了一个人解决问题，她跟她的哥哥和姐

姐在年龄上差了十岁，王净在家里成长时，哥哥姐姐已经去了学校住校，“虽然我不是独生女，可是我的成

长经历很像是一个独生女。”

她可以很短暂的独立，但心底知道自己很需要依赖某一个人，某一件事。 


“我和家人的关系是很亲近的，虽然不是每一天都联络，每次很都亲密，我们一段时间不联络之后，很快也

可以沟通。”王净猜测可能是因为妈妈很信任自己，“她是一个很信任小孩的妈妈，她会关心，会心疼你受

伤，但她不会不让你受伤，她觉得受伤是一个势必的过程。”

疫情结束之后，王净从宅的生活又再度开始忙碌起来。为了抵销这种不断外出及不断更换环境的“不安全

感”，她想要一些熟悉的感觉。去年有一天，她走在路上，看到一个有趣的手链，于是买下来，随身携带这

种安全感。

从小到大，她有很多时候是自己在跟自己玩。她会觉得一朵花也是自己的朋友，狗狗和玩偶都是她的朋

友，“他们都是宇宙派来的好朋友。”因此她才会觉得，宇宙时不时在对自己说话，“我不是想要传达某种迷

信的。”

虽然入行时间还不算太长，但她已经扮演过不少情绪起伏较大的角色。她到现在也还不太懂得怎样处理拍

摄结束之后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她们的影子好像一直都还在。”

如果察觉到快要出事的时候，她就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做一些属于王净的事情，而不是让自己脑子里还在

想着方芮欣的事，或者想着小静的事。”

买菜，买花，散步，遛狗。 


对王净来说，她从别的角色回到王净自己的状态，通常都是她的狗狗康吉帮她从情绪里面走出来，“跟牠相

处我就会变得放空，看着牠开心地吃，开心地睡，开心地散步，开心地奔跑，”那个时候她就从演员又变回

了王净，“一个普通的狗奴。”

Part 3 
 表演，她觉得跟写小说很像。 


在写小说的时候，她一直想像，当自己是笔下的女主角，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她的女主角会说什么话，会

做什么动作。她对表演的准备，就是不断地阅读和写作，“即便没有发表也好，我写给自己看，也看别人写



的东西，我想要训练自己说故事的能力。”

2013年，还在念国中的她，以笔名“菌菌”发表了第一本小说《芭乐爱情》。她的家人常常叫她Gingle，或

者“菌菌”。她不想用本名写作，选了“菌菌”。她非常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兼顾学业和垒球，并在网路

上连载小说。写作对她来说很自由，“一有空闲就可以写，想到什么就想写，书念到一半也可以写。做演员

时间上没有那么自由，”她在演一个角色的时候，没有办法抽离开来，用客观的角度去写一个故事。她需要

将时间分配给角色，分配给自己还有小说。

疫情期间，她尝试自己写故事，“其实我的故事就是我的梦。”她把一个一个梦境纪录下来。 


最开始的时候，她把演员这个职业想得很简单。暑假开拍的《痴情男子汉》，她试镜中选，有想要努力打

工存一些零用钱的心情。

表演是王净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事，她的爸爸是医生，妈妈是营养师，大部分家人都在医院工作。当她说自

己要去做演员时，家里人觉得莫名其妙，有些担心，“我妈觉得我自己开心就好，但她没想像过我会变成演

员。我爸爸希望我做一个开心的不是演员的人，也许是老师。”王净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家人们觉得可能管

不住，认为也许玩腻了她就会离开。王净于是开始了自己的演员职业生涯。

她形容自己做很多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当家人们看到她为了表演持续地付出，又开始从怀疑变成支持。

王净对演员这个职业并不了解，只是觉得非常好玩和有趣。在《痴情男子汉》杀青的那天，一百多人的剧

组，不少人都很开心，心想明天不用再上班了。而王净却很难过，她好像有点舍不得自己的角色，舍不得

剧组的其他人，也舍不得离开剧组这个环境。

直到现在，王净向其他人介绍自己是演员的时候，会有点害羞，“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真的很懂表演的

人。”但在《痴情男子汉》杀青那一刻，她想，也许自己是喜欢演戏的。

她曾经想像过自己做朝九晚五的文书工作，觉得也不是不能做，只是可能做得不开心。 


“我其实觉得表演是向内的一个方式，每次在接触到不同的角色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角色某方面可能跟那

个时期的你，一定有某种连结，她才会在这个时候现在的你 所以我觉得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向内的过程。”

她以此感受每一个剧本中的角色，有的故事跟她表达的不太一样，她也就不会强求，“或者是我看不懂他想

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也不会逼自己去。”她说那就代表一定还会有更了解这个角色的人会出现，“那就代表

角色不是我的 我也有试镜过很多角色但是都没有上。”

她甚至喜欢试镜，“我觉得试镜好有趣喔，就是你可以认识新的不同的导演，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看到别人



的演出，也会觉得，哦，原来他会这样子演。那我没被选上的原因可能是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或选择。”

她直到现在也还常常参加试镜，体会其中的乐趣。

王净的入行的这几年，已经拥有了很多备受好评的代表作。《返校》和《瀑布》先后让她入围了金马奖的

最佳女主角。外界评价她是天才。

这种他人对于王净诸如“天才型演员”的评价，也给她带来了压力，“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人，”她

只是不喜欢把自己做了多少努力和功夫说出来，“大家应该会比较想要看到好的东西，而不是看到你有多辛

苦和中间的转变。”她希望的不是大家都喜欢王净，她希望大家都开心。

表演上，愈多人说她不好，她反而愈安心，“那代表我有很多进步的空间，至少我知道我需要努力什么，哪

里需要加强。”王净害怕人们看完电影后对她说“很好”，觉得像是在骗她。

王净从小就有这种自我检讨的心态，“我有点仿冒者症候群吧？就是那种，不太确定自己在外人眼里看到的

所谓成就到底是不是成就。”即便是大家夸她很乖，“可是小时候乖有什么好开心的，我小时候又不乖。”

她觉得如果是被夸奖善良，自己会觉得还不错，“善良真的好重要，每一天都会遇到很多不善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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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净定义的善良，是不做会侵犯别人的事，一个人能承认自己犯的错。每次看到有人冠冕堂皇，她都强忍

着自己想要脱口而出的冲动，“我努力忍住，每个人的课题都不太一样啦。他的课题就进法令让他自己去解

决吧。”但不好的新闻，和不合理的事件，她还是会难过很久。

Part 4 


前阵子，王净中了covid。前三四天她很伤心，觉得自己染病为剧组带来了困扰。一个人在家躺着，什么也

不做，又慢慢开心了起来，觉得躺着也不错。她就这样在家躺了十一天，觉得自己充好电了，再进组，“我

在生活里其实没有规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安排很随意。”

听起来，她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苦中作乐的人。 


“可能有一个你不太接受的东西在你手里，你就会慢慢去觉得说也不错。”她觉得宇宙一定是在告诉她一些

什么，“那些讯息都是非常微小的，可能是今天在电视上面看到的新闻，可能是我的狗今天的眼神，或者身

边的人的一句话，我看到阳台的话开了，这些都可能是有一个讯息，在告诉我说，OK，没事的。那就这样

吧。”



王净说自己的开心如果是100分，她的不开心就是负一百分，“我的不开心不是0分。”当她进入不开心的情

境时，她认为自己造成了身边人的困扰。于是宇宙的这些讯息，对她是一种很温柔的存在，她不知如何让

自己好起来，便通过阅读这些“讯息”，安抚了自己。有时候她也会把宇宙的讯息分享在社交平台上。

她说过自己是一个过分矫正的人，“即便有一百个人跟我说，这件事情不可以。但我就是会去想为什么不

行。”别人的解释，说服不了她，“很多解释在我这都不构成不可以的原因啊。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除了宇宙的这些讯息，还有她的狗狗，人类很难改变王净的看法。 


“也不是不可以，需要一点时间。” 
 Part 5 


“如果我走在香港街头，应该不会有人在乎我吧？”王净不相信香港民众知道她是谁，即便《返校》的票房

收入很高，她竟有自信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难被发现的路人。或许香港给她带来了一些不真实和陌生的感

觉。

王净希望自己是一个可以融入背景的人，“如果出门一整天没有被认出来，我就觉得今天很开心。”如果被

认出来，她默默地想，下次要再乔装多一点。

“因为我一直在被看，”她很想隐形，如果可以的话。


